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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課：十九世紀的神學發展(3)
(1) 楔子
1) 在上兩課，我們主要是談到十九世紀的哲學，當然在那時哲學與神學是分不開的，所以我們看到那些哲學家如Schleiermacher，祈黑果，甚至Karl Marx都是有神學背景的，不過在十九世紀時，Natural theology一時風靡，不少哲學家/神學家都起來作出他們的回應，但前兩課我們主要是看看他們從哲學的層面作出回應，這一課是從神學的角度去看。 
2) 十九世紀的神學趨勢可分為

· 自由（開放）神學liberal theology 

· 天主教神學家的回應與神學發展

· 福音派的崛起與保守神學的發展
我們就試從這三方面來分析
(2) 自由神學的發展

1) 當我們討論十八世紀的神學時，我們已提過「歷史耶穌的尋覓」這運動，十九世紀也是這運動的延續，在理性主義及natural theology抬頭之際，不少人都想拼棄聖經中所載所有一些超自然的故事和記載，這包括了福音書裏所載有關耶穌的神蹟，他們企圖除去福音書那些超自然元素，然後去尋覓出一個只有合自然的歷史耶穌，在歐洲大陸有H.S. Reimarus, G.E. Lessing, Paulus等到了十九世紀，在這個運動史至重要人物要算是德國神學家 D.F. Strauss(1808-1874)和法國神學家J.E. Renan(1823-1892)
2) Strass所寫的Magnum opus及後的Life of Jesus(1835-1836)是非常重要的著作，它完全否定福音書所載的神蹟是歷史事實，他以為這些故事都是耶穌死後二個世紀，那些人所作出來的神話故事；然而他們作這些故事並沒有任何惡意，只是Unintentional，而且也不可以因此而拼棄整個基督教的信仰，他借用了Hegel的理論，基督教的精粹並非在這些minor details of history，而是manifestation of the infinite Spirit in the finite.換言之，Strass以為基督教的精萃不在乎它的內容，這是耶穌門徒用這些神話故事來表達他們一些經歷，他們是經歷到神，他們只不過是用這些故事，神話來描繪他們這寶貴經歷，是因著這些經歷他們完全的改變過來。所以我們不用斤斤計較這些神話是否屬實，至重要的是經歷到他們的經歷，以致生命有所改變。
3) Renan 也寫過一本名叫Life of Jesus(1863)的書，他的立論與Strass不一樣，耶穌在加利利長大，在Palestine宣講他那套 sweet theology of love，他贏得百姓的愛戴，但當他來到耶路撒冷，與那些猶太的神學發生衝突，他的言論也漸漸從那套 sweet theology of love轉化為頗有革命氣味的思想宗教；他並且傾慕作一個殉道者，在他尚未被害前，他致力組織他的跟隨者，企圖建立一個龐大的勢力，也在歷史上建立祂的地位；永垂不朽，他的書一出版，在短短三個月來已經印製了八版，他也一再承認他的看並非從科學研出來的結論，而是a picture of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things might have happened.

4) 所有上述的神學家都有一個共同點，他們只著重基督教的道德教訓，而否定一切超自然的記戴，我們稱這一派學說為自由神學(liberal theology)。然而，到了Albert Schweitzer時 (1875-1965)卻有不同的改變，他寫了一本書，叫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；後來在1901年又了另一本名叫The Secret of Jesus Messiahship and Passion，他把liberal theology 的發展描繪出來，從Reimarus到W-Wrede，在末了，他期望讀者從他與 Wrede當中選擇， Wrede 對耶穌歷史是極表懷疑；而只重視耶穌的道德教訓。Albert Schweitzer卻看到這看法不妥的地方，他以為耶穌的重點並非道德教訓，而是末世觀 (eschatology)。耶穌一開始就說：「天國近了！」耶穌以為他就是那個彌賽亞，啟開了一個新紀元，也即是天國， 他所有的教訓，都非一些不受時限，放諸四海皆準之真理，而是末世的觀念，他就是那位在末世顯現的彌賽亞，他的教訓是一個interim ethic，就是在天國未降臨前的 ethics； Albert Schweitzer又認為 耶穌深信天國很快便來臨，當天國來臨，他就會被顯露出是人子彌賽亞；所以他就召了門徒預備他們的使命，然而當他發覺天國並沒有來臨，他就改變計劃，強行令天國降臨，最後他就因此而喪命，他的道理都是eschatological道理，他的倫理也是末時倫理，意思就是短暫的，就是在末世前才能應用的，他把十九世紀的literal theology完全摧毀，因為他們完全 ignore了耶穌的末世教訓。然而，其實他和liberal theology只是五十步笑百步，相差不大，對Schweitzer來說，耶穌只不過是一個ranting, religions politician who blundered his way through life, 雖然內容不一樣，但他們的假設卻是一樣，他們同時否定聖經的supernatural element，Albert Schweitzer是一位醫生（他又是神學博士），他曾往非洲法屬的 Lambarene任宣教士，但他所傳揚的不是耶穌基督的福音，而是人文主義色彩的信息，他的主題是respect for life，他的醫療工作及他的著作也表明他這個目標，不過有些探訪過Lambarene他醫療站的人，對他的工作頗有負面的批評（參看Werner Picht：Albert Schweitzer：The man and his work)。  
5) 另一個影響力極深的神學家是Tubingen School的創始人F.C. Baur (1792-1860)。Baur 看到在早期的基督教有二派不同的勢力，第一派是由彼得領導偏向猶太色彩的基督教，另一派是保羅所領導較開明，和受希臘思想影響的一派，後者是不同意猶太教及其所重視的割禮，也不接受前者對猶太律法的看法，他是根據這個理論來審定新約聖經那幾本才是真實的，因為保羅是反對Judaizers的，一切不是反映這觀念的都不是出於保羅的手筆，所以他認為新約聖經只有加拉太書、哥林多前書、哥林多後書、羅馬書。他以為馬太福音是最早的作品，也是最具猶太人色彩的，約翰是最的作品，因為約翰只反映第二世紀的Gnostic及Montanist爭議，而沒有反映到猶太色彩的問題；而它的歷史可靠性也是最低的，他的理論啟開了所謂Biblical criticism。
然而Baur的理論純是測度，沒有任何實際證據，如今學者以為有關耶穌的記錄是有好幾個不同的傳統。有所謂Marken Source是彼得與馬可的記錄，有Matthew source，馬太是耶穌的翻譯者，是由亞蘭文翻譯成希臘文，有Q source (路加主要的來源，來自Antioch)，也有約翰自己的source，不同的sources都講出同一的事實豈不是更證明這些都是史實而非虛構！      

(3) 天主教的回應
1) 在天主教及傾向天主教的聖公會(High Church)面對著liberal theology的挑戰，都有他們的回應，早在1830年，在聖公會的一些神學家看到自由派在基督教的影響，也覺得教會愈來愈世俗化。 1833年 John Keble (1792-1866)講了一篇著名的 Assize Sermon，他覺得整個國家都在離經叛道(national apostasy)。同年， John Henry Newman (1801-1890)出版了一本叫 Tracts for the Times，表面要歸回One Holy Catholic Church，如此便啟開了所謂的Oxford Movement 。1844年 WG. Word寫了一本叫做Ideal of a Christian Church，更以為羅馬天教是一個理想教會的典範，Newman亦於1845年歸化為天主教徒。
2) 當Newman及Word歸化為天主教徒，Oxford Movement便落在Pusey手中，他是 Oxford University的 Professor of Hebrew，他寫過幾本書，都是反對 liberal attacks，其中有 Daniel the Prophet，另外 Liadon在1866年出版了The Divinity of Our Lord and Saviors Jesus Christ，都是頗有學術價值而又是保守立場的書。然而，到了1860年後，這個運動也漸趨自由化，而且不少學者都接受這些 critical view，他們除了肯定 incarnation這個教義，其餘的教義卻不肯定。我們可以說，到了十九世紀末年，聖公會 (High Church)也變成了 liberal theology的大本營，雖然在某一方面 (如incarnation) 是比歐陸保守，但其實骨子裏都是liberal theology 的。
3) 至於天主教的回應卻有點不同，一方面他們再三的肯定教會的權威，特別是教皇的權威，另一方面在1864年 Pope Pius IX (1846-1878)及 Leo XIII出版了Syllabus of Errors，列出了80個錯誤的教義，這都不是為天主教會所接納的，包括泛神論，naturalism, rationalism, socialism, communism及 Bible Societies，自由派，基督教的婚姻論，又肯定聖母無原罪，及教皇無誤，Papal infallibility是於1870年發出的，在這之前，天主教的意見分歧；其實甚至現在不少天主教神學家也不贊成教皇無誤；然而一些天主教神學家以為這教義可以反擊 liberalism。    
(4) 福音派的興起及其神學觀
1) 自從十八世紀以來，保守的神學可分為三個主流，我們統稱為福音派Evangelicals  

· The Methodist－他們相信耶穌為世人死。 

· The Calvinists(e.g. Whitfield)－他們相信耶穌為被揀選的人死。
· Evangelical Anglicans (e.g. Samuel Walker)－他們相信耶穌為世人死。
2) 福音派的興起也帶來社會道德風氣的改進，不少教會領袖目睹French Revolution的恐怖，對 Democracy及 trade Union也有保留，他們卻對窮人有特別關懷，他們守聖日，甚至有些以為星期日不可做工，不過開放公園、動物園。 1820年， 20個 Anglican Bishops當中只有一個是福音派，但到了 1 830年，每8個便有一個。 

3) 在神學方面，Cambridge的三子B.T. Westcott (1825-1901)， J.B. Lightfoot(1828-1889)及 F.J.A. Hort (1828-1892)大為出色。 Westcott與 Hort 在1881年出版了 Greek Text of New Testament，  Lightfoot主編 The Apostolic Fathers (1885-1891)，他們的學術水準遠超過只憑空想像的 Baur，他們三人寫了不少釋經書，直至今天也是重要著作。 

4) 除些之外，還有Alfred Plummer, Sir William Ramsay, James Denney 及H.B. Swete都是著名的保守派學者。James Orr在1908 年出版了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直至今天還有參考的價值，至於在歐洲大陸方面，也有不少的保守學者，如 E.W. Hengstenberg(1802-1889)， Theodor Zahr (1838-1933)，在美國則有Princeton 神學院（我的母校），Charles Hodge是著名的系統神學家， B.B. Warfield(1851-1921)也是一個出色的神學家，除了神學家外，還有著名的傳道人，如Spurgeon （司布真）(1834-1892)及J.C. Ryle (1816-1900)都是極有影響力的福音派傳道人。 

5) 福音派強調個人與神的關係，又肯定聖經的權威，正如J.I. Packer指出他們與天主教及自由派的分別，乃在於「什麼是我們信仰的權威」
· 天主教－What the Church says, God says. 
· 自由派－What my reason says, God says.

· 福音派－What the Bible says, God say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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